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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室(队角)建设细则(试行)》要求小学、一贯制学校、青少年宫建设少先队队室，并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建立开放式队室。探索适应新时代对于少先队员培养的新需求成为各个少先队组

织的首要工作，作为制约教育过程的关键要素，少先队德育空间所具有的育人价值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位育视角下，少先队德育空间的功能在于“安所”和“遂生”，即构筑容纳少先队员活动共生的“物理

之所”与形成涵养少先队员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德育主阵地”。对应少先队德育空间本土文化和民

族文化欠缺、“有界”且功能单一、未凸显少先队员主体性三项“位育失当”表征，本文提出的提升路

径包括因地制宜、共生共构、主体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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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cument titled “Pilot Regul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oung Pioneers of China’s Team 
Rooms (Team Corners) (Trial)” stipul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m rooms for primary schools, 
comprehensive schools, and youth palaces, encourages localitie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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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yle team rooms in accordance with practical condition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each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 is to investigate and adapt to the evolving nee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ioneers members in the new era. As a critical element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Young Pioneers’ moral education space and its educational valu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gain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Under the Weiyu perspective, the function of the Young 
Pioneers’ moral education space is to “identify the best location” and “facilitate growth by aligning 
with inherent nature.” This entails establishing a physical space that can accommodate the activi-
ties of Young Pioneers members and creating a central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pi-
ritual and cultural values as well as moral perspectives. The moral education space of the Young 
Pioneers faces three issues of “Weiyu failure”: a deficiency in local and ethnic culture, too close 
and monofunctional, and lack of agency among Young Pioneers member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ostering symbiotic con-
struc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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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儿童道德教育格局下，基础教育阶段的德育工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先队作为我国少年儿

童最重要的群团组织，在德育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针对少先队德育的研究也对社会产生着

广泛的效用。这种效用首先表现在推动学科与专业发展方面，少先队德育研究的成果丰富了德育相关理

论，探索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德育模式和方法；其次，少先队员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其道德品质的培

养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研究少先队德育能为德育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帮助社会群体更有效

地开展德育工作，有效引导少年儿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感、有道德感的公民；值

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少先队德育的系统性研究，可以发现并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推动资源

优化配置，确保所有少年儿童都能接受到高质量的德育教育，这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整体的均衡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是德育的主阵地，队室、队角、红领巾广播站等校内德育空间是对少先队实施思想教育的重

要场所，建设什么样的少先队新德育空间、如何创新优化现有的少先队德育空间是需要思考的重要课

题。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相关要求，清晰界定并标准化少先队

队室、队角的建设内容与标准，进一步强化少先队组织育人功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3 年 10 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联合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室(队角)建设细则(试行)》，对小学、一贯制学校及青少年宫的少先队队室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鼓

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并建立开放式的队室。综合来看，少先队德育空间的概念是多层次、综

合性的，其实质在于通过儿童的参与和互动，赋予空间以实际的价值和意义。以“位育”理论观照当

今少先队德育空间建设，使儿童、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可以有效提升少年儿童道德素养水平，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提出的促进儿童全方面发展的基本

原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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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育的概念与内涵 

《中庸》首章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位焉”，“位育”一词出自此。东汉经学大师郑玄

释位育为：“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认为，“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

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焉。”南宋朱熹对位育的解释亦含天地正位、万物养育之意，他说：“位

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天地正位，即安其所；万物养育，即遂其生。因此，天地有序，万

物生长是谓“位育”[1]。《荀子·天论》将位育的理想状态描述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列星随

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我国近现代教

育家潘光旦从《中庸》中提炼出“中”“和”“位”“育”四个字，发展出独特的“位育”理念，并对

位育作出了创造性解释，促使其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对于“位”，应理解为“安其所”，

即寻找并确定一个最佳位置；而“育”则被定义为“遂其生”，即顺应个体天性来促进其成长进步。“位

育”并非简单的“适应”或“顺应”，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涉及人与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潘显然认为实现“位育”首先要确保个体“安其所”，在此基础上达到“遂其生”的效果[3] [4]。这为后

人理解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这也是潘光旦教育的出发点、核心和最终追求。 
在对位育进行释义之后，更需要讨论的是位育思想如何实现。在实践层次上，在《中庸》的哲学体

系中，个体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其核心思想在于倡导个体在社会及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中寻找恰当

定位，实现个人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张诗亚在《回归位育——教育行思录》一书中也强调了“环境对生

命个体的规定”，指出当下的教育要回归“位育”，其根本就是要深刻反思和总结教育应该如何发展人

性，又该如何从人性的本能出发发展出完整、健全的人。此外，张诗亚认为“位育”教育并非千篇一律，

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即任何事情、任何人的发生和发展都要考虑空间和时间两个因素，

结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寻求适宜自身发展的方法。反之则是“位育失当”——该词最初也由潘光旦提

出，他认为若人类无法“安所遂生”，即无法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或无法根据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寻

求适当的方式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便称为“位育失当”[5]。 
近年来，学校教育空间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利用位育理论关照少先队德育空间的构建分

析，有助于面向未来更好地规划和开展针对性研究，以期达到优化少先队德育环境并提升其效能的目标。 

3. 位育视角下少先队德育空间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

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美国教育社会学家 P·杰克逊在 1968 年出版的《教室生活》中首

先提出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的概念，认为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正在无意识地或非正式地接受某种影

响。隐性课程并非教学计划中明确列出的内容，而是通过教育环境所传递的非正式、隐含的、非计划性

和非预期的教育经验。作为建筑体，德育空间是构成隐性课程的关键要素，它依靠空间的活动性、暗示

性、教育性、渗透性以及感染力对儿童的行为和心理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先队员。德育作为

一种价值教育，不仅需要通过显性课程直接传授，更需借助建筑环境这一隐性课程的辅助，以实现其教

育目标。位育视角下的少先队德育空间包含两大功能。 

3.1. 安其所：少先队员活动共生的物理空间 

“所”即地方、处所，是居留之地，少先队德育空间是少先队员活动的外在环境，是为了实现少先

队育人目的，经研究和设计而形成的物理空间。首先作为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最为显而易见的是外在

建筑。德育空间的建筑是德育实施的物理基础，对于塑造少先队员的道德修养具有显著影响。尽管建筑

空间以物质形态呈现，其背后却蕴含着人类有意识地规划与实践。建筑不仅是空间处理方式的体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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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人如何与空间中的其他要素互动。学校采用特定的方式，将德育理念融入少先队德育空间的建筑

设计，由此对少先队员进行思想品德的隐性教育。在德育空间的研究领域，德育空间被视为对少先队员

在学校所受德育形式的外化。德育作为一种动态的教育实践，不仅在学校和社会中展开，而且其本身作

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空间，持续地生产和被塑造着——这些动作既受到外部力量的指导和规划，也包括了

参与者之间的积极互动和自我构建[6]。少先队德育空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载体，具有政治性、仪式感、

实用性等特点，蕴于其中的红色文化构成了儿童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基石。为提升少先

队员的使命感与光荣感，德育空间必然要成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主阵地。少先队德育

空间不仅是少先队员的居留之地，还是开展组织生活和实践教育的活动场域，其建造要有利于育人目标

的达成、社会文化价值的传递以及队员个人的发展。这个空间可以容纳队内会议、主题教育活动、文化

展览、技能培训等多种活动，满足少先队员多元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德育空间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使命，

扮演着少先队员“第三位教师”的角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和才能发展。马克思曾言：“人

创造环境，环境创造人”，因此基于少先队员的年龄特征和心理需求，探讨物理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学

习生活、情感沟通以及品格铸造，并对德育空间进行优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少先队员“安其所”的功能。 
其次，少先队德育空间是凸显主体共生的重要场域。张诗亚认为位育教育包含四个层次：人类与自

然之间、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等等)、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自

身内在的要素之间(情感与理智、愿望与现实等等)的位育。随着素质教育的倡导和培育核心素养的提出，

少先队德育空间的设计趋向于强调共生理念，即教育不应局限于课堂环境，应该贯彻到学校生活的方方

方面。传统的、孤立的楼栋布局成为过去，封闭的空间界限不断被打破，德育空间与外部环境逐渐融合，

实现“共生”趋势下的协同发展。本质上，“共生”思想是一个时代甚至整个社会对未来学校空间教育

发展趋势的映射。20 世纪中后期，建筑学领域诸多学者已着手对共生理论及其应用展开深入探索，旨在

超越传统、机械式的空间布局模式，深入挖掘建筑空间与共生概念的本质关联。以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

为代表的学者在建筑空间与共生的内在关系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在该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当属日本建

筑师黑川纪章。从其早年的新陈代谢理论到灰色空间概念，再到后来的共生城市理论，他始终坚持世界

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共生且不断变化的状态，建筑充满地方特色，不同地方性之间又相互渗透，构成了现

代建筑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他一直致力于建筑复合、共享、可持续发展再生问题的深入研究[7]。何镜

堂的“两观三性”理论则主张追求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三者之间的和谐共存与融合，前提是

维持建筑的整体观和可持续性发展观。少先队德育空间作为培养先锋的摇篮和承载红色精神的家园，其

空间功能设计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更应强调塑造多元共生空间来弘扬少先队德育空间文化氛围，

实现少先队员与自然、中队与中队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队员与辅导员之间、队员个体内在的要素之

间的共生位育。为了深入理解和优化少先队德育空间，必须立足于此时、此地、此境，持续关注少先队

德育空间建设中遇到的现实挑战。通过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等多视角，系统地把握德育空间的核心

属性并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完善。 

3.2. 遂其生：开展少先队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遂其生”则是涵养少先队员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促进少先队员的个人发展。德育空间的“遂其

生”首先体现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少先队队室和队角作为少先队德育空间的典型代表，不仅是

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开展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和实

践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少先队组织文化的关键构成要素，体现着少先队基本的思想教育内容和鲜明的文

化特色，是组织的象征，承载着培养队员品德、塑造少先队精神的重要使命。新时代少先队德育空间的

创建能让少先队的组织生活从校内更好地走向校外，使少年儿童的组织成就感、集体责任感、队员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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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从校内延展到校外。在队室和队角中，辅导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队员们的引路人，又是榜

样和启蒙者。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如主题班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辅导员能够使队员

们在参与中学到知识，受到熏陶，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行为规范。总的来说，队室和队角等德育空

间是实施少先队德育的主阵地，通过这两个场所的有机结合，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引导队员们健康成

长。德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队员们的积极参与，使得少先队德育工作能够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为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少先队队室要汇集内容引擎、传播媒体、体验空

间、合作枢纽的阵地功能，在规范建好、用好学校专用队室的基础上，激活校外少先队队室，让队室在

少先队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中发挥应有的阵地作用。 
其次，少先队德育空间还承担着德育活动要素交互联系的核心作用。德育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与外部

社会关系呈现出显著差异。一方面，德育空间内的社会关系围绕育人这一唯一目标，空间的存在即为了

育人，这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多元目标形成鲜明对比[8]；另一方面，德育空间内的社会关系要素较为有限，

且关系结构相对简化，这有助于聚焦于德育目标，促进教育的实施和少先队员的成长。从德育空间架构

中辨识出三大活动组成要素，即教育者、教育对象及教育情境。教育主体涵盖少先队辅导员以及其他教

师，而教育对象即少先队员本身，教育情境维度则细分为物理配置如队室结构、插画、雕塑等装饰工艺，

还有人文环境如少先队精神、文化、历史传统。这些要素间展现出的多维互动模式不仅涉及教育者与教

育对象的互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分别对环境的影响与适应，还包括了主体内部的协同、客体间的相互

影响，以及不同教育情境间的交织关系。任何德育空间追求的都是教育者、教育对象以及教育情境三者

的和谐与统一，不论时空如何变化，其核心价值和功能始终都是育人。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环境能够充

分发挥资源的潜力，激发少先队辅导员的教学热情，提升少先队员的学习成效。此外，还能促进少先队

员的个性化学习，帮助他们建立同辈间的和谐关系，从而成长为既满足国家期望又适应社会需求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少先队德育空间“位育失当”的表征 

4.1. 德育空间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欠缺 

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我国民族地区中小学。民族地区中小学大多存在相对办学条件较差、园所基础

设施简单、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不足、学校对民族文化以及本土资源不够重视等因素，导致少先队德

育空间建设未能充分发挥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育人价值，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空间的设计与布局上，更

深层次地涉及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同质化。当今以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背景

下，民族地区中小学作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的交汇点，其少先队德育空间中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入

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实中民族地区中小学的少先队德育空间往往缺乏民族文化元素，不少民族地区

中小学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室(队角)建设细则(试行)》为标准对少先队德育空间进行规划与建设上，过

度借鉴了主流或西方的建筑设计风格，追求现代化、标准化，这种“千校一面”的建设模式，忽略了与

当地民族特色的融合，亦缺乏对地域性材料、传统建筑技艺的运用。少先队员身处其中，难以从环境中

感知到本民族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美学，无形中割裂了与本土文化的联系，不仅影响了少先队员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培养，也限制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可能性，少先队德育空间也难以成为展示

和教育少先队员了解本民族文化的有效平台。此外，少先队德育空间建设中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的

现象，也存在于非民族地区中小学，如对我国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不够、对民族教育资源挖掘不足等等。

民族文化及本土文化与少先队员的成长息息相关，是少先队员道德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范向阳认为，

从系统论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文化格局细分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民族、地域以及行业特点的多种文

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其独特的教育功能。它们不仅构成了教育活动的背景，还在多个层面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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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实施产生影响和制约[9]。少数民族文化模式多种多样，这意味着民族地区中小学在少先队德育的

内容与方式等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若其德育空间建设忽略民族文化及本土文化的融合，少先队员将

难以确立自身的位置与秩序，进而导致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较弱，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4.2. 德育空间“有界”且功能单一 

美国心理学家 Kenneth J. Gergen 将“有界存在”界定为：每个事物有自己的边界，是独立存在，独

立存在的实体之间是分割的。受限于传统的设计理念，许多中小学在构建少先队德育空间时往往以单一

功能为主导，与其他区域之间缺乏有效整合。这种设计策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许多功能空间的

使用频率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推行个性化教学时，缺乏灵活多变的空间支

持。诸如队室和红领巾广播站、荣誉展馆常被安排在教学楼某一封闭空间内，此类设计反映了当下中小

学建筑设计的普遍偏好，即通过物理隔断将大型空间划分为多个独立区域。这种设计模式是当前中小学

建筑设计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它旨在为教学活动提供独立且分隔的环境。从教育理念和目标导向来看，

中国的教育体系强调系统化、规范化地学习，封闭式设计的德育空间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静谧、专注的

学习环境。这种设计减少了外部干扰，使受教育者能更加集中精力于当前的任务，符合素质教育背景下

对于学习效率与质量的双重追求。其次考虑到管理效率与秩序维护，德育空间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学

习社区，采取封闭式设计便于少先队辅导员实施统一管理，有效控制进出人员，维持教学秩序，促进少

先队活动的有序进行。但是这种人为分割的“有界”环境自然采光不足，空间布局紧凑，难以满足大型

集体活动的需求，也限制了儿童的活动范围和创造力的发挥。 
德育空间“有界”的背后则有一个更深层的矛盾——这些建筑本身是有特定功能和受众的，例如红

领巾广播站的功能是播报和宣传，荣誉室的功能是展览，少先队队室的功能是举行会议和少先队活动，

并非全时段开放，也并不面向所有儿童群体。如果建筑属性既是如此，出于传统的“缓冲”目的，只有

可以进入这些建筑，甚至只有具备参与能力的群体才能享受到建筑的功能。这就暴露出少先队德育空间

设计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建筑的功能过于单一，在全时段中利用率较低，大部分时间处于空置阶段，与

可持续发展中所强调的提高使用效率从而减少空间扩张等理念相违背。伴随着对教育空间立体化、儿童

自主探索能力培养等多方面的讨论，未来少先队德育空间设计需在封闭与开放之间寻找适宜的平衡点，

让蕴藏在开放空间中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力得以充分体现，使少先队员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

新要求。 

4.3. 德育空间建设未凸显少先队员主体性 

儿童与其所处空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和互嵌的关系。德育空间引导和制约着少先队员的行为，少先队

员同样通过个体的能动性适应或改造空间，推动空间再生产，从而赋予德育空间新的意义。然而，在对

德育空间的理解和构建过程中，成人往往缺乏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的思考，忽视了儿童作为主体对空间的

能动性和影响力。这种固态和孤立的成人中心视角可能会抑制儿童在空间中的能动性和空间再生产力。

这一情况首先体现为空间设计的成人主导性。空间的设计和布局往往由成人决定，忽视了少先队员的实

际需求和审美偏好，导致空间布局刻板、缺乏童趣和创新性，无法激发队员的归属感和参与兴趣。其次

体现为少先队员参与机制的欠缺。少先队员在德育空间的日常管理和活动策划中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和

机制，他们对于空间的改进意见和创意想法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采纳，这进一步削弱了队员的主体

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谈到德育空间时，常规路径是将其物质化为少先队员学习和活动的具体场所，视其为少先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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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或“框架”。这种理解侧重于探讨教育工作者如何构思与创设这些物理空间，却忽视了作为

积极参与者的少先队员是如何认知、感受、使用乃至自主创设这些空间的，以及他们对空间的具体需求，

但这种以少先队员为中心的视角是构建高效德育空间的题中之义[10]。主体性概念强调个体在参与社会实

践时的主导角色与积极作用，展现了个体心智觉醒、能力提升与实际行动三重维度的协调统一与共同进

化。在少先队德育空间建设中，少先队员主体性意味着队员应被赋予更多的参与权、选择权和创造权，

成为队室空间设计、活动策划与实施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5. 位育赋能少先队空间育人的实现路径 

5.1. 因地制宜：空间构建融合本土化、民族化元素 

少先队员的身心发展还未成熟，对事物的认知主要依靠直观、具体的表象感知，因此少先队德育空

间设计应该结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特点，不断挖掘与少先队员日常生活较为相近的民族文化资源，并通

过融入贴近少先队员生活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元素，帮助少先队员认识所处环境，培养他们对本民族

和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多元文化经过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孕育了独具魅力、色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地区的艺术

形式、深邃的文化意蕴以及强烈的民族精神，为当代设计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来源。例如在吸收本土

文化方面，少先队德育空间可以融合时代精神和历史文脉，用新观念、新意识、新材料、新工艺表现独

具特色的建筑空间。崔恺提出，本土设计不止局限于“传统”和“民族”的范畴，其深度与广度涉及人

文、自然、历史以及当代多个维度，所有影响建筑环境的因素都包含其中。设计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

何从广泛的要素中发掘灵感，利用现代设计语言巧妙诠释这些元素，进而营造出既蕴含地方特色又能适

应少先队特有情境的德育空间。例如浙江东阳的竹编技艺，成都的剪纸，景德镇的陶艺制作享誉海内外，

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融入少先队德育空间设计，能让空间形态和空间功能的

要求贴切吻合。在吸收民族文化方面，民族地区中小学尤其要挖掘当地的特色民族风情、自然资源，培

育少先队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壮族的铜鼓、苗族的银饰、蒙古族的“乌嘎拉吉”吉

祥纹样……在长期劳动与繁衍生息中，各族人民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涵盖了物质成就与精神内

涵。这不仅是少数民族智慧哲理的集中体现，也是空间设计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发扬各族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少先队员准确理解中华文化是共性和个性相结合，通

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加强各族儿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于巩固文化根基至关重要。 
培养少年儿童的本土意识与民族情感是构建文化自信、促进家国认同感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德育空

间进行这样本土化、民族化的创作体验，少先队员认识了解了文化传统，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个人理解

和情感，由此对本土文化根源的认识和情感联结得以加深，对民族历史成就的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深

切认同也得以激发，少先队员通过自主设计不断地实现经验之间的转化与连接[11]。 

5.2. 共生共构：复合功能的构想与实现 

开放式教育模式作为当今发达国家普遍采纳的主要教育模式，对全球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该

理念最早可追溯至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1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学校建筑从传统封闭的、秩序

化的空间形式向开放化、社区化转变。新时期，我国学校空间的构建应与国外优秀的开放式学校相借鉴，

促进空间功能从封闭、单一向多样复合、灵活开放转变，提升少先队德育空间设计的整体品质，创造出

更多容纳儿童个性培养与综合素质发展的开放学习空间。面对校园建设项目中预设的总投资额度与建筑

面积等刚性约束条件，寻求解决方案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投资，而在于创新采纳“复合通用”的设计

观。该设计思想摒弃了空间仅承载单一功能的传统，强调在同一空间内实现多功能融合设计，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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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价值和效能的最大化[13]。复合通用设计意在改变单一用途的空间定位，例如“队室就是队室”或“展

览馆仅用于展示”，倡导从设计上扭转空间功能过度专门化的趋势，它鼓励依据潜在的应用场景，为各

个空间量身定制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方案，达到挖掘并提升空间的潜在价值和使用效率的目的。 
复合功能的构想与实现主要通过三种路径。第一，开发空间的“分时功能”。多功能性的空间设计

允许根据师生不同时段的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多样化的使用场景。校内专门划拨的空间只供儿童

在特定时段使用，例如队室，少先队在其中的活动时间相对集中，在其他时段的使用效率大幅下降，往

往处于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因此，设计时应注意开发空间的“分时功能”，融合多种用途的同时规划

时间的轮转，旨在实现队室在日间各时段的功能灵活变换。例如队室在上午充任少先队员集会与活动的

核心区，下午转变为小组研讨或开展个性化辅导的私密空间。通过时间错位管理达成空间配置的最优化，

既迎合了少先队多样的活动需求，又营造了多元化、综合性的学习与成长环境。第二，实现空间的“开

放功能”。开放即无界化，通过消除或淡化界限提升空间的功能价值。德育空间常被设计为封闭式教室，

承担活动课程与会议职能。通过摒弃教室两侧实墙的传统分隔方式，取而代之以开放式布局或灵活的移

动隔断，使其在保留原功能的基础上，增添作为艺术长廊的展示用途，悬挂少先队员的艺术作品。此外，

架空层作为室内外的过渡区域也十分关键，通过取消封闭墙体，创建出既可调整规模又具备多功能的“灰

空间”。这能为少先队员提供一个拥抱自然的优质环境，创造出一个无论晴雨都能使用的灵活空间。第

三，拓展空间的“多态功能”。德育空间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师生的多元化需求，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挥同

一空间的不同功能，高效激活空间的教育潜能。例如，走廊不仅限于简单的通行功能，而应通过创新设

计，如增设走廊凹室、布置走廊展墙、拓宽走廊尺寸等灵活开放的策略，使之成为集少先队员作品展览、

思想碰撞、休闲交流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这种设计有助于不同中队之间的横向交往，为队员们的

互动与成长搭建丰富平台。 
以共生共构为目标的复合设计作为现代教育环境设计的重要趋势，对少先队员的学习和发展产生了

显著的积极效果。由于其复合功能支持多种学习模式，少先队员从被动听讲转变为积极参与，其好奇心

和探索欲被激发，促进他们转变客体身份，实现主动学习。同时，德育空间的复合功能满足了每个孩子

独特的学习偏好和需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环境来促进个性化学习。对于少先队辅导员而言，灵活

的德育空间激励辅导员采用更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如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不仅丰富了德育手段，

也提高了德育效果。教师可以根据活动内容和学生反馈快速调整德育空间配置，整合先进的教育技术工

具，实现信息技术与活动内容的深度融合。 

5.3. 主体回归：提高少先队员在德育空间中的参与度 

空间是多维且复杂的，它超越了简单的物理形态，涵盖了社会关系的构建以及人在精神层面与空间

建立的情感纽带。这种深层次的内涵决定了空间与个体是一对相互塑造和共同发展的复杂系统。在确保

队室配置遵循标准化的前提下，应鼓励各校少先队组织的个性化实践。“标准化”指《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室(队角)建设细则(试行)》罗列的基本准则，而“个性化”指各校因地制宜地在德育空间设计中融入特

色元素。队员们既是德育空间的使用者，更是空间感知与体验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导力量。参与德育空间

筹建可以培养少先队员的动手能力。一方面，鼓励少先队员参与队室策划。队室是全校少先队员共同的

家，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宜由学校大队部牵头德育空间的筹建，同时向全校少先队员公开征集意见。此

外，少先队辅导员可以策划面向其他学校的考察活动，带领队员们实地参观并学习借鉴，集体商议如何

有效部署本校的德育空间资源，精准定位各个设计元素。动员少先队员参与到队室的创意设计中，确保

每一处细节都饱含教育价值，既庄重又不失活泼与趣味。另一方面，支持少先队员参与队室管理。德育

空间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向全体队员进行组织教育的重要场所。鉴于少先队员处于初步成长阶段，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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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会遇到一些挑战，因此少先队辅导员需要持续提供日常的帮助与指导。首先，大队辅导员的角色

需要从管理者向辅助者转变，赋能队员在德育空间的管理实践中发挥主要作用；同时，建立一套自我管

理和自我约束的规章制度对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少先队员尤为重要。例如，可以编制德育空间的管理制度

以及队干职责，将其公示于显眼位置，组织队员们各司其职，确保他们能够对照标准，共同维护良好的

秩序[14]。在德育空间的日常开放中，队员们会定期前来参观学习以及借用各类资料和工具。人员频繁出

入，少先队辅导员不可能时时在场，队员们必须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比如，能保持室内安静，妥

善管理多媒体设备，确保归还的资料整齐摆放，并主动进行清洁工作以维护德育空间的整洁。 
德育空间的日常运作实质上是培养队员自主参与和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环节。提高少先队员在德育

空间中的参与度，意味着发挥少先队员的主体性，不仅能够提升他们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还能在实践中

促进其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当少先队员参与到少先队德育空间的日常管理中，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

是少先队组织的主人，这种“当家做主”的感受会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

民主意识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当看到自己的行动对集体产生了正面影响，这种成就感会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辅导员应利用管理德育空间的机会，激发队员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

进他们实践技能和审美鉴赏力的发展。 
总览目前学校少先队德育空间的现状以及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尽管各校根据政策要求构筑了德育

空间并形成既定布局，但部分“位育失当”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为了更高效地激活少先队德育空间的

教化潜能，未来的研究导向应趋向队员本位，探究德育空间的人文性和人本化。基于潘光旦的位育理论

实现少先队德育空间优化的探索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少先队德育空间的优化不仅仅是物理环境的改造，

更是心灵土壤的培育和精神家园的建设[15]，即在确保少先队员个体“安其所”的基础上，达到“遂其生”

的效果。本研究主张采取因地制宜、共生共构、主题回归的方法路径，赋予少先队德育空间以生命的温

度、提升空间的教育吸引力和人文情怀。具体而言，少先队德育空间的设计与改造需紧密贴合地域和民

族特色，实现空间与当地环境的和谐共生；同时，强调各功能区域间的紧密依存与灵活变化，提升空间

的潜在价值和使用效率；第三，重视少先队员“空间主人”的身份，确保德育空间设计不仅反映教育的

核心取向，亦能唤起使用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通过系列路径，少先队德育空间将超越其作为物理

容器的基本属性，从而转型为饱含情感、启迪思维、促进全面成长的教育生态系统，也是一个既能反映

时代风貌，又能深植民族文化的德育新场域，其教育意蕴与人文关怀得到显著增强。 
当然，位育视角下的少先队德育空间优化仍是一项持续性、系统性的工程。它要求学校和少先队辅

导员不断探索与实践，通过不断地优化与创新，共同构建积极的、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的德育空间，为

少先队员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支持和指引，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徐磊. 《中庸》的位育思想及其诠释——兼论潘光旦的位育论[J]. 社会学评论, 2018, 6(1): 45-55. 

[2] 徐欢欢, 王国超. “位育”视角下幼儿教育现状及策略探究[J]. 甘肃教育研究, 2023(11): 9-13. 

[3] 潘光旦, 著. 潘乃谷, 潘乃和, 编. 潘光旦教育文存[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337, 339. 

[4] 潘乃谷. 潘光旦释“位育” [J]. 西北民族研究, 2000(1): 3-15. 

[5] 孙飞宇. 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 潘光旦的本土化视角[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1, 19(1): 71-86, 191. 

[6] 贾修建. 学校德育空间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7] 郑时龄, 薛密. 黑川纪章[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20-25. 

[8] 刘涛. 学校空间的育人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2. 

[9] 范向阳. 文化模式的变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J]. 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2): 32-3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46


周泓妤 
 

 

DOI: 10.12677/ae.2024.1471246 874 教育进展 
 

[10] 王艳, 潘学香. 儿童友好理念下幼儿园空间构建的审思与转向[J]. 少年儿童研究, 2023(2): 43-50. 

[11] 李旭, 段丽红. “位育”视角下乡村幼儿园本土课程的内涵诠释、价值诉求及内容构建[J]. 民族教育研究, 2019, 
30(5): 106-112. 

[12] 王琨. 开放式教育理念下小学公共空间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21. 

[13] 戴培杰. 最大程度发挥空间育人价值[EB/OL]. 2022-11-30. 
https://new.qq.com/rain/a/20221130A032JZ00, 2024-05-18. 

[14] 葛仁璋. 莫让队室成为摆设——发挥队室在小干部培养中的作用初探[J]. 教育观察, 2020, 9(32): 138-140. 

[15] [日]原广司. 空间——从功能到形态[M].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12-12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46
https://new.qq.com/rain/a/20221130A032JZ00

	位育视角下少先队德育空间优化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Young Pioneers’ Moral Education Spa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eiyu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位育的概念与内涵
	3. 位育视角下少先队德育空间的功能
	3.1. 安其所：少先队员活动共生的物理空间
	3.2. 遂其生：开展少先队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4. 少先队德育空间“位育失当”的表征
	4.1. 德育空间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欠缺
	4.2. 德育空间“有界”且功能单一
	4.3. 德育空间建设未凸显少先队员主体性

	5. 位育赋能少先队空间育人的实现路径
	5.1. 因地制宜：空间构建融合本土化、民族化元素
	5.2. 共生共构：复合功能的构想与实现
	5.3. 主体回归：提高少先队员在德育空间中的参与度

	参考文献

